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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

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 ：何以可为 ？

孙继国 　 颜培恒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摘 　 要：数字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农村居民把握数字时代红利，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 文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层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衡量农村

居民财富积累水平，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 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推

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来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 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素养促进作用的

发挥离不开家庭健康财务环境的支撑，家庭金融韧性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存在助推

作用。 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

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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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１］ 。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仍然在农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 ２０２３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

报》 ，２０２３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５１８２１ 元，农村居民为 ２１６９１ 元，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为 ２ ．３９，比值仍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消费支出层面，２０２３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３２９９４ 元，农村居民为 １８１７５ 元，城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尤其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上，城
镇居民为 ３５８９ 元，农村居民为 １９５１ 元，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程度远小于城镇居民。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增加。 只有建立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机

制，实现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提升，才能缓解农村地区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 “ 木桶效

应” ，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素养正成为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

富裕的关键举措。 数字素养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利用数字技术检索、评估和交换信息，以及

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和参与协作的能力。 农村居民通过使用互联网等数字工具对数字环境

中的信息加以整合分析，能够缓解生产要素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改变传统生产经营观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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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身人力资本，抓住创业机会增加经营性收入，实现物质财富的增加。 同时，互联网等数字

工具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居民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精神需求，显著提升居民幸福

感 ［ ２］ 。 然而，与城市相比，现实中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水平普遍不高，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低

的现状使他们无法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增收红利。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

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 ，我国城市居民数

字素养平均得分为 ５６ ．３ 分，农村居民为 ３５ ．１ 分，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明显，这也表明城乡

之间的数字鸿沟已经由数字设施可得性的差距转变为个体使用数字技术能力的差距。 此外，
家庭是否拥有健康的财务环境，即家庭金融韧性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数字素养效用的发

挥。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家庭财务都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面对陌生的生产生活方

式的不确定性，只能通过牺牲有限的家庭财富来抵御风险，因此，当较低的家庭金融韧性难以

保障农村居民的行为决策时，农村居民很难做出数字行为决策。
那么，基于城乡居民之间存在一定主客观条件差异的现实，数字素养能否显著促进农村

居民财富积累？ 数字素养能否“授人以渔” ，其作用于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具体机制又是什

么？ 家庭金融韧性在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是否具有助推作用？ 在大力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对以上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理论

分析与实证研究，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数字素养的最初概念衍生于先前的概念化术语，例如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等。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数字素养一词开始正式出现。 基于传播信息和知识发展、演变方式的历史背景，数
字素养被定义为在数字时代批判性使用互联网的分析与处理能力 ［ ３］ 。 然而由于数字化进程

的推进，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也更为深刻。 此时，数字素养不再仅仅是操作数字设备的

能力，还包括了数字环境下有效使用数字技术所需的各种复杂技能，如认知能力和情感。 其

后，数字素养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内涵进一步丰富，诸多学者开始强调数字素养的社会影响和

文化影响，数字素养被广义地定义为自信、批判性和创造性地使用数字信息技术，以实现与工

作、就业、学习、休闲和社会参与相关的目标 ［ ４］ 。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在完善数字素养概念的基础上，开始研究数字素养对个体创业、

金融行为响应等方面的影响。 创业方面，数字素养的提升对创业绩效及创业规模都表现出显

著的正向影响 ［ ５］ 。 金融行为响应方面，数字素养的提升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使个体能够更

好地理解、应用金融知识，识别、管理金融风险，为个体开辟了更多的金融选择和机会，进而刺

激个体金融行为响应 ［ ６－ ７］ 。
基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利用微观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素养、个人风

险偏好对家庭物质财富积累的影响。 部分学者以家庭总资产和净资产作为家庭财富的衡量

指标，利用截面数据回归分析发现，金融素养对家庭物质财富积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金

融素养较高的家庭会将财富更多地分配至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资产，以求获得对非金融

资产来说更高的投资回报 ［ ８］ 。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对未来收入风险高度厌恶的家庭将审慎配

置金融资产投资，提高预防性动机，进而促进财富积累 ［ ９］ 。 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初始财富

水平较低的家庭，考虑到日常经济生活必需的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风险偏好发挥作用

的空间十分有限，反而限制了家庭物质财富积累 ［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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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家庭财富积累相关研究的深化，家庭财富积累的内涵得以外延拓展，研究方向不

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还涵盖了精神层面的财富积累。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分析影响家庭精

神财富积累的因素，但目前鲜有从个人行为能力主观视角切入的研究，而是多聚焦于金融、财
政政策等客观影响因素的分析。 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之间文化消费差距，
释放了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使得农村居民的精神活动更加丰富，进而对家庭精神财富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 ［ １１］ 。 有学者研究发现，财政政策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引导资源

有效配置，进而保障各阶层人民享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精

神财富积累 ［ １２］ 。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参考，但目前国内关于数字素养的相关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鲜有文献从农村居民生产要素流动的视角出发，对数字素养和农村居民

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使用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研究对象聚焦农村居民，构建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对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进行科学测度，并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层面探讨数字素养

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第二，基于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并结合农村居民的资产结

构分配特征，从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

内在作用机制；第三，突出数字素养作用于财富积累需要健康的家庭财务环境，对家庭的金融韧

性水平进行科学测度，验证其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是否具有外在助推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

数字时代，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城乡之间资源禀赋流动屏障被打破，改善了相对

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不足的现实问题，减少了农村长尾群体向上发展的

阻力 ［ １３］ 。 但由于个体可行能力的不同，充分的社会资源并不意味着具有充分的资源转化效

率，促进农村居民的财富积累不只是要向农村居民倾斜大量的社会资源，更要提高人的可行

能力 ［ １４］ 。 数字素养作为一种数字时代的人力资本，它的提升有助于农村居民利用数字信息

传播的及时性，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获取和行为决策的成本 ［ １５］ 。 同时，数字素养衍生

出来的学习效应能够弥补农村居民认知不足的缺陷，进一步提高个体能力。 置身于数字信息

的农村居民能够通过数字化的知识普及，选择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拓展非农就业空间，进而

促进家庭收入的多元化，实现物质财富积累。 此外，数字素养高的农村居民通过数字社交表

达自己，改善了社会交往方式，突破了传统人际交往受地理和时间的限制，农村居民在线上交

流中获得尊重、形成信任，延伸了社会关系网络，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增加了幸福感。 数字

素养高的农村居民还利用数字技术丰富了自身的娱乐活动，释放日常生活压力，满足了居民

的精神需求 ［ １６］ 。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 １：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
（二）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

在不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净资产的积累主要来源于非

农就业收入和农业生产经营利润。 当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远小于土地租金支出和生产投入时，
为实现家庭财富积累最大化，农村居民会积极转出土地，解放劳动力，以获得更高的非农就业

收入。 反之，农村居民会从他人那里租入土地以实现更多的农业生产利润 ［ １７］ 。 由此可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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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金支出和农业生产投入的变化会影响家庭土地流转决策选择，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高

低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数字素养水平高的农村居民不仅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数字媒介获取

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还可以获取农产品供需情况、农产品价格、农业技术和服务等相关信

息，因此，数字素养能够降低农村居民搜寻信息的时间和物质成本，使农村居民能够在全面了

解和分析市场状况后做出更理性的经营决策，从而在农产品市场上实现最优价格策略，也就

使得更多农村居民愿意参与土地流转 ［ １８］ 。 土地流转作为土地权益变更最常见的形式，无论

是流出和流入，在一定程度上都能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 从土地流出来看，农村居民能够

摆脱土地的长期束缚进入城市生活，显著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 ［ １９］ 。 从土地流

入来看，人均耕地不足使得家庭劳动力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而土地流入能有效解决这

一现实困境，增加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

感 ［ ２０］ 。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 ２：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推进土地流转来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
非农就业收入受到给定工资率的影响，给定工资率越高，单位劳动力下的非农就业收入

就越高，此时农村居民将配置更多的劳动力禀赋进入非农就业市场 ［ １７］ 。 由此可见，给定工资

率的变化会影响家庭非农就业决策选择，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高低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首先，给定工资率与居民个体的知识技能、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特征紧密相关，
而数字素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高低本身就影响给定工资率。 再者，在使用数字平台获取

信息过程中衍生出的学习效应同样能够继续作用于人力资本 ［ ２１］ 。 长期来看，数字素养越高

的农村居民获取数字红利的效果越好，获得的工资回报率更高，即单位劳动力下，非农就业报

酬率更高。 工资性非农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贡献最大的因素，非农就业在一定程

度上会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 此外，非农工作相较于务农更复杂，人们从事复杂工作后获

得的成就感和实现感也更高。 所以，非农就业能够推动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

累。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 ３：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推进非农就业来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
（三）家庭金融韧性在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中的作用

数字素养能够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但财富积累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

个体自身可行能力的驱动，还需要家庭金融韧性的支撑。 农村居民家庭普遍面临着拥有社会

资源较少、受教育程度低、金融排斥等问题。 自身保障不充分，往往金融韧性水平较低，使得

家庭金融脆弱性加剧，出现持续的金融亚健康状况。 虽然数字素养能够提升农村居民对于数

字时代的适应能力，但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决策后能否真正实现财富积累是不确定的，对这种

不确定性的担忧导致其犹豫不决，即使数字素养较高，但仍面临“有机遇，抓不住” 的现实困

境。 金融韧性水平高的农村家庭往往拥有更强大的恢复能力，即使在决策后遭受不确定性

的冲击，也能够从冲击中快速恢复，因此，家庭金融韧性有助于缓解农村居民决策时的焦

虑和压力，促使农村居民果断决策，抓住致富机会，为数字素养效用的发挥提供必要保

障 ［ ２２］ 。 此外，家庭金融韧性的提升使得农村居民更加重视数字金融，并意识到数字支付

和理财工具的重要性 ［ ２３］ 。 农村居民通过数字素养衍生出的学习效应，积极了解数字支

付、数字理财等方面的知识，提高数字金融技能，提高了自身的可行能力，进一步增强农村

居民对市场策略的把握，找到最优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数字素养效用的发挥 ［ ２４］ 。 基于

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 ４：家庭金融韧性可以正向调节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即家庭金融

韧性越高，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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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 ＩＳＳＳ） 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数据。 该数据提供了衡量数字素养和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所需的相关问题指标。
经过数据筛选，本文保留了接受问卷调查且受访者为农村地区的样本，删除了被解释变量、解
释变量、控制变量、机制变量等相关数据缺失的居民样本，并进一步剔除所有选择“不知道”
或“不愿回答”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农村居民样本 ３６４３ 个。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１．被解释变量

以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为被解释变量，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进行测

度。 其中，物质财富是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上的富有，借鉴吴雨等 ［２５］ 的研究，本文选取农村居

民家庭净资产衡量农村居民物质层面的财富积累，实证分析时取对数；贺善侃 ［２６］ 认为精神财富

是由生产生活形成的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如幸福感、社交关系等，由精神生产活动形成的精神

产品最终物化反映在消费支出层面，因此，本文用农村居民家庭文化娱乐支出、人情礼品支出之

和来衡量精神层面的财富积累，实证分析时取对数。
２．解释变量

以数字素养为解释变量。 借鉴《全球数字素养框架》中的 ７ 个素养领域及温涛和刘渊博 ［２７］

的研究，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一种能够有效使用数字信息技术，以实现与工作、就业、学习、休闲和

社会参与等目标的个人能力，根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数据库中提供的相关问题，从数字设备、信息获

取、数字消费和数字交流 ４ 个方面选取 ９ 个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测度指标体系，具体

衡量指标见表 １。 对 ９ 个测度指标进行迭代因子分析，计算综合得分来衡量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水平。 其中，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测度通过因子分析法的 ＫＭＯ 检验，ＫＭＯ ＝ ０．８０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

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 Ｐ 值为 ０，因子分析结果有效。
表 １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赋值

数字素养

数字设备

信息获取

数字消费

数字交流

是否使用手机 使用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是否使用移动设备上网 使用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是否使用电脑上网 使用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 几乎每天、一周 ３ ～ ４ 次、一周 １ ～ ２ 次、一月 ２ ～ ３ 次、一月一

次、几个月一次和从不 ７ 种情况，从 ７ 到 １ 分别赋值

使用互联网娱乐的频率 几乎每天、一周 ３ ～ ４ 次、一周 １ ～ ２ 次、一月 ２ ～ ３ 次、一月一

次、几个月一次和从不 ７ 种情况，从 ７ 到 １ 分别赋值

互联 网 对 您 获 取 信 息 的 重

要性

按照问卷自评答案进行赋值，非常重要到非常不重要，从 ５ 到

１ 赋值

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的

频率

几乎每天、一周 ３ ～ ４ 次、一周 １ ～ ２ 次、一月 ２ ～ ３ 次、一月一

次、几个月一次和从不 ７ 种情况，从 ７ 到 １ 分别赋值

上网时与陌生人是否聊天 是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使用互联网进行社交的频率 几乎每天、一周 ３ ～ ４ 次、一周 １ ～ ２ 次、一月 ２ ～ ３ 次、一月一

次、几个月一次和从不 ７ 种情况，从 ７ 到 １ 分别赋值

　 　 我国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存在资源供给不足、培养体系尚未形成、数字道德规范意识有待

增强等问题，造成不同农村居民群体在获取、处理、创造数字资源等方面的能力差距较大。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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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计算得出的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的均值作为划分标准，将研究样本划分为高数字素养群

组和低数字素养群组，分别绘制两个群组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核密度曲线图。 由

图 １ 可知，相较于低数字素养群组，高数字素养群组物质财富积累、精神财富积累的核密度峰

值右侧相对较厚，右侧拖尾也相对较短，表明高数字素养水平的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积累能力。 同时，相较于低数字素养群组，高数字素养群组的物质财富积累、精
神财富积累的核密度曲线整体均向右移动，表明随着数字素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物质财

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水平也在相应提高。

图 １　 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核密度估计图

３ ．机制变量

机制变量具体包括：（ １）土地流转，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调查问卷所设置的问题“是否将土地出租

他人” “您家是否租入他人土地”回答“是”时，认为居民进行了土地流转，并将其赋值为 １，否
则为 ０。 （ ２）非农就业，基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调查问卷所设置的问题“您当前的工作是农业工作还

是非农工作” ，以家庭成员中回答“是”的总人数来度量样本家庭非农就业水平。
４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为家庭金融韧性。 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家庭金融韧性是家庭以家庭储备金应

对市场、竞争等外部冲击的准备能力和家庭财务遭受风险侵害后恢复到健康水平的恢复能

力 ［ ２８］ 。 根据《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 》 中的相关概念并结合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数据问卷构

建家庭金融韧性衡量指标体系（表 ２） ，并运用熵值法对其进行定量测度，以研究家庭金融韧

性在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表 ２　 家庭金融韧性指标体系

变量 定性问题 定量指标 相关指标赋值 指标性质

家庭 金 融

韧性

家庭是否有 足 够 储 蓄 来

对抗风险

当风险来临 时 借 贷 能 力

如何

是否有保险对抗风险

家庭预备金水平 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 ／ 家庭月支出大于 ３ 则

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正向

借款被拒经历 有此经历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负向

政府补助 收过补助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负向

社会救助 收过补助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负向

保险持有水平 持有保险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 正向

　 　 ５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控制影响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因素，借鉴何婧和李庆海 ［ ２９］ 、张林和丁晓

兰 ［ ３０］ 的研究，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三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 具体而言，个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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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已婚 ＝ １） 、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 １） 、健康状况（非常健

康 ＝ ５，很健康 ＝ ４，比较健康 ＝ ３，一般 ＝ ２，不健康 ＝ １） 、工作状态（自雇 ＝ １） 、风险态度（持有

金融资产则视为风险偏好，赋值为 １） 、生活满意度（很不满意 ＝ １，非常满意 ＝ ５） ，同时纳入年

龄的平方项这一变量（实证分析中除以 １００） ，以检验年龄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可能存在的非

线性影响；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 （ 家庭总人口数） 、人口负担比 （ 老年和儿童占

比） ；在地区层面，考虑到不同地区（省份）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水平可能存在差异，引入省份

虚拟变量（东部 ＝ １，中部 ＝ ２，西部 ＝ ３）对地区（省份）进行控制。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３。

表 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物质财富 ＭＲＷ ３６４３ １１ ．７００ ４ ．２３０ － １３．６９０ １７ ．７３０

精神财富 ＳＲＷ ３６４３ １０ ．０２０ ０ ．７９８ ５ ．８８６ １２ ．８２０

数字素养 ＤＬ ３６４３ ０ ０ ．６０５ － １．４０４ １ ．４７７

土地流转 Ｌａｎｄ ３６４３ ０ ．２５３ ０ ．４３５ ０ １

非农就业 Ｎｏｎａｇｒｗｏｒｋ ３６４３ １ ．３３７ １ ．０６１ ０ ６

家庭金融韧性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３６４３ － ０．００４ ０ ．１４３ － ０．９０７ １ ．０５５

年龄 Ａｇｅ ３６４３ ３７ ．４５０ １０ ．９８ １６ ７４

年龄的平方 ／ １００ Ａｇｅ２ ３６４３ １５ ．２３０ ８ ．７２３ ２ ．５６０ ５４ ．７６０

工作状态 Ｊｏｂｃｌａｓｓ ３６４３ ０ ．４９９ ０ ．５００ ０ １

健康状况 Ｈｅａｌｔｈ ３６４３ ３ ．２２１ １ ．１３７ １ ５

婚姻状况 Ｍａｒｒｙ ３６４３ １ ．９２８ ０ ．５９１ １ ５

政治面貌 Ｐａｒｔｙ ３６４３ ０ ．０１６ ０ ．１２７ ０ １

受教育年限 Ｅｄｕ ３６４３ ８ ．５３３ ４ ．１１６ ０ ２２

风险偏好 Ｒｉｓｋ ３６４３ ０ ．０２１ ０ ．１４４ ０ １

生活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 ３６４３ ３ ．８９６ ０ ．９７６ １ ５

家庭人口规模 Ｓｃａｌｅ ３６４３ ４ ．６３５ ２ ．００４ １ １５

人口负担比 Ｒａｔｉｏ ３６４３ ０ ．３５３ ０ ．２４４ ０ １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３６４３ ２ ．０５５ ０ ．８３９ １ ３

（三）模型设定

为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效果，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ＭＲＷ ｉ ＝ α０ ＋ α１ＤＬ ｉ ＋ ｄ２Ｘ ｉ ＋ ε ｉ （ １）
ＳＲＷ ｉ ＝ β０ ＋ β１ＤＬ ｉ ＋ β２Ｘ ｉ ＋ ε ｉ （ ２）

其中， ＭＲＷ ｉ 是农村居民物质层面的财富水平， ＳＲＷ ｉ 为农村居民精神层面的财富水平，
ＤＬ ｉ 为数字素养水平， Ｘ ｉ 为包含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 ε ｉ 为随机扰

动项。
为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江艇 ［ ３１］ 的研究，在基准回归

模型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Ｍｅｄｉｔ ｉ ＝ λ ０ ＋ λ １ＤＬ ＋ λ ２Ｘ ｉ ＋ ε ｉ （ ３）

其中， Ｍｅｄｉｔ ｉ 代表机制变量，包括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其余变量定义同上。
为进一步验证家庭金融韧性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正向调节作用，构建如

下模型进行分析：
ＭＲＷ ｉ ＝ μ０ ＋ μ１ＤＬ ｉ ＋ μ２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 ＋ μ３ＤＬ ｉ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 ＋ μ４Ｘ ｉ ＋ ε ｉ （ ４）
ＳＲＷ ｉ ＝ ｒ０ ＋ ｒ１ＤＬ ｉ ＋ ｒ２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 ＋ ｒ３ＤＬ ｉ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 ＋ ｒ４Ｘ ｉ ＋ ε ｉ （ ５）

其中，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 为家庭金融韧性，其余变量定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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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其中列（ １）和列（ ２）是不加

控制变量下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结果，列（ ３）和列（ ４）
是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结果。 在

所有回归结果中，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素养

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 Ｈ １ 成立。 同时，通过

比较发现，列（ １）和列（ ３）中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均大于列（ ２） 和

列（ ４）中对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

好。 原因在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实现物质层面的财富积累，其次才是精神层

面的满足。 农村居民传统消费观念的固化以及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数字

素养对精神财富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表 ４　 基准回归 （ Ｎ ＝ ３６４３）

变量
（ １） （ ２） （ ３） （ ４）

ＭＲＷ ＳＲＷ ＭＲＷ ＳＲＷ

ＤＬ ０ ．７４１∗∗∗（ ６ ．４３） ０ ．１６９∗∗∗（ ７ ．８０） ０ ．６０１∗∗∗（ ４ ．１５） ０ ．１３３∗∗∗（ ４．７２）
Ａｇｅ ０ ．０８０∗（ １ ．９４） ０ ．０４８∗∗∗（ ５．７１）

Ａｇｅ２ － ０．０８３（ － １．６２） － ０．０５５∗∗∗（ － ５．３４）
Ｊｏｂｃｌａｓｓ ０．１２２（ ０ ．８４） － ０．０２４（ － ０．８７）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０１４（ ０ ．２３） ０ ．００７（ ０ ．５５）

Ｍａｒｒｙ ０．０８５（ ０ ．６６） ０ ．０２６（ １ ．００）

Ｐａｒｔｙ － ０．２２７（ － ０．４３） － ０．１０５（ － １．１７）

Ｅｄｕ ０ ．０６６∗∗∗（ ２ ．９４） ０ ．０１１∗∗∗（ ２．９３）
Ｒｉｓｋ １．６７１∗∗∗（ １０ ．５４） ０ ．４８２∗∗∗（ ６．４１）
Ｓａｔｉｓ ０ ．２３９∗∗∗（ ２ ．６６） ０ ．００９（ ０ ．６９）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６３∗（ １ ．７６） ０ ．０８８∗∗∗（ １１ ．３５）
Ｒａｔｉｏ ０．０６３（ ０ ．１９） － ０．１３４∗∗（ － ２．２０）
Ｒｅｇｉｏｎ － ０．５０８∗∗∗（ － ５．６９） － ０．１７７∗∗∗（ － １１．２７）
Ｃｏｎｓ １１．７０３∗∗∗（ １６７ ．９２） １０ ．０２０∗∗∗（ ７６３ ．６４） ８ ．９０８∗∗∗（ ９ ．０８） ８ ．８８１∗∗∗（ ４９ ．４３）

Ｒ２ ０．０１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６ ０ ．１１８

　 　 注：∗∗∗、∗∗、∗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下表同。

（二）内生性检验

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尽管文章已经尽量控制了可能会

影响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相关因素，但是依旧存在未被纳入实证模型中的相关变量，造成遗

漏变量问题；其次，数字素养与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

问题；最后，还可能存在样本的自选择偏误的问题。 为此，本文进行如下内生性检验。
第一，为解决模型中数字素养与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二者之间可能存

在的反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考罗明忠和刘子玉 ［ １６］ 的研究，本文选取同一省市

互联网普及率（ Ｉｎｔｐｅｒ） 、农村接入宽带用户（ Ｓｕｓｅｒ）作为数字素养的工具变量。 对于互联网普

及率而言，同一省市地方政策和发展水平相似，同一省市的农村居民具有相似的外部环境，因
而同一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不会对农村居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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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积累产生直接影响。 对于农村接入宽带用户而言，由于当下互联网接入环境的改善以及接

入成本的相对低廉，农村接入宽带用户数对样本的财富积累水平是严格外生的。 因此，理论

上同一省市互联网普及率、农村接入宽带用户可以作为数字素养的工具变量。 同时，文章弱

识别检验的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为 １５ ．４５７（大于 １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统计量为３０ ．７５５，
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满足了外生性要求。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的

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５。 在列（ １） 展示的第一阶段内生变量回归中，同一省

市互联网普及率和农村接入宽带用户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选取的

两个工具变量与数字素养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在列（ ２）和列（ ３）展示的第二阶段主回归

中，数字素养对物质财富积累、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而
且与基准回归相比，系数都明显增加。 这意味着考虑了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问题后，数字素

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表 ５　 内生性检验 （ Ｎ ＝ ３６４３）

变量
（ １） （ ２） （ ３）

ＭＲＷ ／ ＳＲＷ ＭＲＷ ＳＲＷ
Ｉｎｔｐｅｒ ０ ．００４∗∗∗（ ３ ．４０）
Ｓｕｓｅｒ ０ ．００１∗∗∗（ ４ ．０１）
ＤＬ １１ ．６０１∗∗∗（ ４ ．８１） ３ ．３０７∗∗∗（ ５．３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 ．０３１∗∗∗（ ８ ．３５） － ５．３９１（ － １．５８） ４ ．５６５∗∗∗（ ５．２０）

Ｒ２ ０ ．２５０ ０ ．２４７ ０ ．１３３

　 　 第二，为缓解可观测因素引致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

框架重新进行估计。 首先，以观测样本总体的数字素养均值作为划分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处

理组（数字素养水平大于平均值，赋值为 １）与对照组（数字素养水平小于平均值，赋值为 ０） 。
其次，估计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倾向得分，进而基于该数值将处理组与对照组进行匹配，匹配

后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差异可被视为仅由数字素养这一变量造成。 最后，采用 ５ 种不同的匹

配方法对处理组与对照组进行匹配估计，并计算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 。 表

６ 报告了不同匹配方法下的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结果。 由表 ６ 可知，所有匹配方法得到的结果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所有匹配方法中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平均处理效应

均大于对精神财富积累的平均处理效应。 这意味着，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后得到的结论仍与

前述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６　 基于 ＰＳＭ 法的内生性检验

匹配方法
ＭＲＷ ＳＲＷ

处理组 控制组 ＡＴＴ ｔ 值 标准误 处理组 控制组 ＡＴＴ ｔ 值 标准误

马氏距离匹配 １２ ．２１９ １１ ．４７９ ０ ．７４０∗∗∗ ３ ．２４ ０ ．２２８ １０ ．１２６ １０ ．０１２ ０ ．１１４∗∗ ２ ．２４ ０ ．０５１
Ｋ 近邻匹配 １２ ．２００ １１ ．６７８ ０ ．５２２∗∗∗ ２ ．６２ ０ ．１９９ １０ ．１２３ １０ ．０３４ ０ ．０８９∗ １ ．５９ ０ ．０５６
卡尺匹配 １２ ．２００ １１ ．６６２ ０ ．５３８∗∗∗ ３ ．１８ ０ ．１６９ １０ ．１２３ １０ ．０３６ ０ ．０８７∗ １ ．７４ ０ ．０５０
卡尺内 Ｋ 近邻匹配 １２ ．２００ １１ ．３７５ ０ ．８２５∗∗∗ ５ ．１２ ０ ．１６１ １０ ．１２３ ９ ．９９２ ０ ．１３１∗∗∗ ４ ．３６ ０ ．０３０

核匹配 １２ ．１９７ １１ ．６７２ ０ ．５２５∗ １ ．８８ ０ ．２７９ １０ ．１２４ １０ ．０２４ ０ ．１００∗∗ ２ ．０８ ０ ．０４８

　 　 注：Ｋ 近邻匹配（ Ｋ ＝ ４） ；卡尺匹配采用卡尺为 ０ ．０１。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为保证研究结论不受

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指标选取的影响，使用其他指标度量被解释变量。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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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财富积累的测度指标替换为家庭人均净资产的对数，将精神财富积累的测度指标替换为

居民幸福感①。 由表 ７ 列（ １） 、列（ ２）可知，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后，数字素养仍能够显著促进

农村居民财富积累。 第二，更换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运用熵值法重新测度农村居民数字素

养。 由列（ ３） 、列（ ４）可知，更换度量方法后，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仍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第三，剔除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四个直辖市下的农村居民样本。 由列 （ ５） 、列 （ ６） 可

知，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仍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第四，为控制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进行上下 １％的缩尾处

理。 由列（ ７） 、列（ ８）可知，在对数字素养进行缩尾处理之后，其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 综合

以上分析表明，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结论稳健。
表 ７　 稳健性检验

变量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ＭＲＷ ＳＲＷ ＭＲＷ ＳＲＷ ＭＲＷ ＳＲＷ ＭＲＷ ＳＲＷ

ＤＬ ０．２８３∗∗∗

（ １０ ．８４）

０ ．２０５∗∗∗

（ ３ ．０５）

１ ．０９３∗∗∗

（ ２ ．７２）

０ ．２４５∗∗∗

（ ３ ．２５）

０ ．５９９∗∗∗

（ ４．１４）

０ ．１１９∗∗∗

（ ４ ．１９）

０ ．６０１∗∗∗

（ ４ ．１５）

０ ．１３３∗∗∗

（ ４．７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９．７４８∗∗∗

（ ６０ ．０２）

３ ．６６６∗∗∗

（ ８ ．１１）

８ ．５７６∗∗∗

（ ８ ．７９）

８ ．８０７∗∗∗

（ ４８ ．０３）

８ ．９１８∗∗∗

（ ８．９５）

８ ．９１６∗∗∗

（ ４８．９３）

８ ．９０８∗∗∗

（ ９ ．０８）

８ ．８８１∗∗∗

（ ４９．４３）
Ｎ ３６４３ ３６４３ ３６４３ ３６４３ ３５６０ ３５６０ ３５７１ ３５７１

Ｒ２ ０ ．２７４ ０ ．２４７ ０ ．０３４ ０ ．１１５ ０ ．０３３ ０ ．１０８ ０ ．０３６ ０ ．１１８

（四）异质性分析

１ ．基于家庭财富规模的分位数回归

为研究数字素养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村居民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差异，本文利用分位数回

归方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检验（选取 ０ ． ２５、０ ． ５、０ ． ７５ 三个分位点） ，回归结果见表

８。 由列（ １） 、列（ ２） 、列（ ３）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

养对不同分位点的物质财富积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随着分位点的提升，数字素养的

回归系数逐渐减小，这表明数字素养的提升对不同物质财富水平家庭的作用呈现递减效应。
由列（ ４） 、列（ ５） 、列（ ６）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

对不同分位点的精神财富积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随着分位点的提升，数字素养的回归

系数逐渐增大，这表明数字素养的提升对不同精神财富水平家庭的作用呈现规模效应。 可能

的原因在于，位于物质财富较低分位点的农村居民一旦获得数字资源支持，他们更能够提高

技能和知识水平，并做出有利于财富积累的行为决策。 而物质财富较高的农村居民，其可行

能力已达到较高水平，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提升已十分有限，因而呈现递减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数字素养有利于弥合农村居民之间的物质财富鸿沟，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表 ８　 分位数回归 （ Ｎ ＝ ３６４３）

变量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ＭＲＷ

（ Ｑ２５）

ＭＲＷ

（ Ｑ５０）

ＭＲＷ

（ Ｑ７５）

ＳＲＷ

（ Ｑ２５）

ＳＲＷ

（ Ｑ５０）

ＳＲＷ

（ Ｑ７５）
ＤＬ ０．３６４∗∗∗（ ６．６５） ０．３４３∗∗∗（ ８．４８） ０．３３８∗∗∗（ ８．８６） ０．１１４∗∗∗（ ２．８９） ０．１３７∗∗∗（ ３．９５） ０．１６０∗∗∗（ ５．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０．００３∗∗∗（ ２７．８０） １１．００６∗∗∗（ ４１．４３） １１．７８５∗∗∗（ ４７．０１） ７．９８５∗∗∗（ ３０．９７） ８．６１１∗∗∗（ ３７．７９） ９．４０７∗∗∗（ ４８．０６）

Ｒ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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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年调查问卷中的问题“若 ０ 分代表最低，１０ 分代表最高，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 此处用该问题回答得分

来衡量居民幸福感。



　 　 ２ ．基于人力资本差异的分组回归

本文借鉴张勋等 ［ ３２］ 的研究，按照受教育程度不同，将全样本划分为低人力资本组（小学

及以下）和较高人力资本组 （初中及以上） 。 表 ９ 为基于人力资本的分样本回归结果，由列

（ １） 、列（ ２）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人力

资本水平下物质财富积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列（ １）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大于列（ ２）
的回归系数，表明相较于较高人力资本群体，低人力资本群体数字素养对物质财富积累的促

进效果更好。 可能原因在于，对于物质层面的财富积累，需要长期的相关知识积累。 如果低

人力资本群体数字素养越高，利用互联网等数字媒介从事某类特定的上网活动的频率也越

高，从中获取的有用信息也越多，就能够打破受教育程度差异带来的知识壁垒，物质财富的增

加效果也就越明显。 由列（ ３） 、列（ ４） 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但差距不大，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精神财富积累的影响异质性不明显。

表 ９　 人力资本异质性

变量

（ １）

低人力资本

（ ２）

较高人力资本

（ ３）

低人力资本

（ ４）

较高人力资本
ＭＲＷ ＭＲＷ ＳＲＷ ＳＲＷ

ＤＬ ０ ．９６０∗∗∗（ ３ ．５１） ０ ．６００∗∗∗（ ３ ．８５） ０ ．１３６∗∗（ ２ ．４９） ０ ．１３９∗∗∗（ ４．５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７ ．１６０∗∗∗（ ３ ．３５） １０ ．９１６∗∗∗（ １１．４４） ９ ．２３４∗∗∗（ ２８ ．２８） ８ ．９３４∗∗∗（ ４３ ．９０）
Ｎ １１７２ ２４７１ １１７２ ２４７１
Ｒ２ ０．０３８ ０ ．０３０ ０ ．１４５ ０ ．０９９

　 　 ３ ．基于家庭所在地区的分组回归

本文以家庭所在地区为分组标准，将全样本划分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中

部地区和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表 １０ 为基于地区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列（ １） 、列（ ２）中数

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列（ ３）中该系数不显著，表明数字素养对东中部

地区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影响较大，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作用效果不明

显。 可能的原因在于，东中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物质资源丰富，而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
导致数字素养促进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物质基础条件不足，因此，数字素养对西部地区家庭

物质财富积累的作用不明显。 由列（ ４） 、列（ ５） 、列（ ６）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

平上显著为正，但差距不大，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地区下精神财富积累的影响异质性不明显。
表 １０　 地区异质性

变量

（ １）

东部地区

（ ２）

中部地区

（ ３）

西部地区

（ ４）

东部地区

（ ５）

中部地区

（ ６）

西部地区

ＭＲＷ ＭＲＷ ＭＲＷ ＳＲＷ ＳＲＷ ＳＲＷ

ＤＬ ０．７５２∗∗∗（ ４．０３） ０．５４９∗∗∗（ ２．６８） ０．５００（ １．５１） ０．１９０∗∗∗（ ４．２７） ０．１５４∗∗∗（ ２．８９） ０．１５２∗∗∗（ ２．９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８．１０８∗∗∗（ ５．９４） ９．１０９∗∗∗（ ５．６６） ７．７３０∗∗∗（ ４．３２） ８．７４９∗∗∗（ ２６．４６） ８．９７７∗∗∗（ ２６．５５） ８．４１０∗∗∗（ ３１．２９）

Ｎ １１８７ １０７０ １３８６ １１８７ １０７０ １３８６

Ｒ２ ０ ．０５２６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６３６ ０ ．０８４

（五）机制分析

前文理论分析认为，数字素养能够通过促进农村家庭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来促进农村居

民财富积累。 为验证假设的合理性，对模型 ３ 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 １１。
１ ．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是解放社会生产力、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重要途径。 土地流转不但可以增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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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的经济来源、分散农业经营风险，而且能够引入更多的资本和技术进入农村地区，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地区增收致富。 因

此，本文从土地流转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

作用机制。 表 １１ 中的列（ １）和列（ ２）为基准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 列（ ３）显示数字素养对

土地流转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推动农村居

民土地流转。 综上，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进而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

精神财富积累，假说 Ｈ ２ 成立。
２ ．非农就业

一方面，非农就业通常具有更高的工资水平和稳定性，农村居民从事非农就业，可以获得

额外的收入来源，获得更好的经济保障。 另一方面，非农就业也为农村居民带来了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和个人成长机会，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因此，本文从非农就业的渠道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作用

机制。 列（ ４）显示数字素养对非农就业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

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推动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 综上，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推进农村居民非农就

业进而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假说 Ｈ ３ 成立。
表 １１　 机制检验 （ Ｎ ＝ ３６４３）

变量
（ １） （ ２） （ ３） （ ４）
ＭＲＷ ＳＲＷ Ｌａｎｄ Ｎｏｎａｇｒｗｏｒｋ

ＤＬ ０ ．６０１∗∗∗（ ４ ．１５） ０ ．１３３∗∗∗（ ４．７２） ０ ．０７９∗∗∗（ ４ ．５８） ０ ．２５３∗∗∗（ ８ ．４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８ ．９０８∗∗∗（ ９ ．０８） ８ ．８８１∗∗∗（ ４９ ．４３） － ０．１２４（ － １．１３） １ ．０５６∗∗∗（ ５ ．６９）
Ｒ２ ０ ．０３６ ０ ．１１８ ０ ．０３２ ０ ．３９３

（六）调节效应检验

　

表 １２　 家庭金融韧性的调节效应 （ Ｎ ＝ ３６４３）

变量
（ １） （ ２）

ＭＲＷ ＳＲＷ

ＤＬ ０ ．５００∗∗∗（ ３ ．４８） ０ ．１０８∗∗∗（ ３ ．９２）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２ ．３９７∗∗∗（ ６ ．７２） ０ ．９１２∗∗∗（ １２．８３）

ＤＬ×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３ ．０９２∗∗∗（ ４ ．９９） ０ ．２９４∗∗∗（ ３ ．１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９ ．０３５∗∗∗（ ９ ．３４） ８ ．８６４∗∗∗（ ５０．２５）

Ｒ２ ０ ．０６１ ０ ．１６５

　 　 前文理论分析认为，家庭金融韧性水

平越高，意味着农村居民越能管理好自身

财务状况，能够承受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带

来的不确定性，抓住致富机会，对数字素养

效用的发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为验证假

设的合理性，对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进行回归，
具体结果见表 １２。

由列 （ １ ） 、列 （ ２ ） 可知，数字素养以及

数字素养与家庭金融韧性的交互项 （ ＤＬ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在 １％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家庭金融韧性促进了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正向影响，即家庭金融韧性水平越

高，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越大。 综合来看，随着家

庭金融韧性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其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从而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

民财富积累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说 Ｈ ４ 成立。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提升数字素养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本文运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数据分析了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 结果表明：（ １）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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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且对物质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显

著。 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 ２）分样本研究发

现，数字素养对低财富规模组、低人力资本组和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促进

作用更显著，但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精神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区差异上，即数

字素养对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精神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财富规模、人力资本的差异

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精神财富积累的影响不明显。 （ ３）机制分析表明，推动农村居民土

地流转和非农就业，是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重要路径。 （ ４）在对家庭金融韧性

水平定量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金融韧性能够提升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

累的促进作用，即家庭金融韧性水平越高，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作用效果越好。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１）加快构建农村地区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培

养高素质农村居民，使数字技术成为农村居民真正可利用的生产力工具。 针对农村居民数字

素养相对较低的现实状况，应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出发，对不同财富规模、受教育程度以及

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定向制定数字素养的培训框架，通过宣传引导等方式培养农村居民

利用数字技术积累财富的相关意识和技能，促进农村居民接入和使用智能手机等数字设备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水平以促进财富积累。 （ ２）完善农村土地流

转机制，构建线上平台鼓励农村居民利用数字媒介进入土地流转市场。 规范土地流转市场，
确保农村居民土地流转收入与农村土地价值的同步增长，支持和引导农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

产业化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线上平台转入土地，形成多种流转形式并存的集约化、
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 （ ３）健全非农就业市场专业化、数字化的服务体系，使数字素养通过

推进非农就业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传导路径更加通畅。 政府应发挥数字平台在数字素

养促进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过程中的信息渠道作用，提倡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中青年群体，依托

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多元化数字技术进入市场灵活就业，实现城乡间劳动力资源的转移

畅通，在经济结构转变和调整过程中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强进城务工农村居民的能

力。 （ 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提高农村居民家庭金融韧性水平的建设机制，提高农村居民家庭

的金融韧性水平。 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和协同不同主体行动，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做好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工作。 农村居民自身应提升金融韧性建设认同感和主体意

识，主动参与金融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提高家庭流动性缓冲水平，以扩大

数字素养对家庭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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